
2015年11月28/29日 星期六/日 1新文苑 Columns新文苑 Columns2023年9月23/24日

第1123期

本質是追求自由
關於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身份焦慮 何與懷

南溟基金將於9月30日星期六下午2點至4點為其資助出版的作品

在 Campsie Library 圖書館（14-28 Amy Street, Campsie）舉行新書

發佈會，這是南溟繼今年五月又一次新書發佈會。這兩部作品為2021

年經年鯉的長篇小說《潘多拉手環》和2022年沿濱和海峰合著的短篇

小說集《烏有七日談》。新書發佈會上兩位作者將與大家分享自己創作

的初衷、過程、尋找出版機會以及與出版社對接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我

們請文友評介每部作品，更留一些時間讓與會文友互動討論。會上將有

兩位作家的三本書作為抽獎的獎品，南溟將向Campsie圖書館捐贈本屆

資助出版的書籍。

陳耀南撰謝秋明女史壽誕下嫁
南天輝耀接秋明，能繪善書著藝聲。

共慶馮唐同益壽，感君憐我我憐卿。

（癸卯兔年中秋）

     奉賀陳耀南教授與
黎秋明才女締秦晉之好
東家才女世難尋，贏得牆西宋玉心。

日詠關睢通款曲，永留佳話在儒林。

二

佳人名士逸如仙，巧遇梨城信夙緣。

琴瑟和鳴鐘鼓引，千秋明月耀南天。

    岑子遙 敬呈

南國芳春北國秋，雪城花樹彩雲浮，

忽聞喜鵲報枝頭。

欣得鳳膠弦可續，復迎凰配美兼收。

 1998年，陳耀
南教授與黎秋明
才女相遇相識。

■陳耀南教授與黎秋
明女史在律師樓簽署結婚
証書。

婚宴致詞各位教會執長，學

壇英傑，大家好！

十分感謝各位光臨
莫說馮唐同增壽，卿能憐我我憐卿。

西漢馮唐有才有德，文帝嫌其未老，景

帝嫌其尚儒，武帝時已九十餘不能為官。

陳耀南　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親，並謝諸友！
南天有耀接秋明，

善畫能書悟眾聲。
並且惠賜瑤章，賀婚兼賀誕，隆情厚誼，

實在慚愧而多謝。承蒙上帝保守，小弟已

經虛長八十二歲，眼目昏花，雙腳疲軟，

不便趨前歡迎、恭候；謹綴蕪詞，用表接

唱隨從此樂悠悠。

    梁仕釗 敬呈

南山君子壽黃耇，

喜按秦簫偕鳳友。

信是人間愛晚晴，

寧非天意成佳偶。

鸞膠丹漆帳前琴，

鴻影綠波橋畔柳。

從此師壇日月新，

叨光來醉盈觴酒。

    鄭耀成 敬賀

耀爍南洲 誰憐鶴別

秋生明月 共慶鸞膠

   方展雲醫生 撰賀

唐風宋韻裁新句，

意趣情緣賦晚晴。

   陳錫波 撰賀

昔日南洲隨墨客，

今朝歸來與成親。

人面秋花開正盛，

情深一往勝初婚。

   李永權 撰賀

南洲學社乍相逢，

月老有情牽線中；

秋月澄明南天耀，

同心執手賞星空！

    羅景熙 撰賀

▲

深 秋 最 後 一 個 周 末 ， 我 去 貝 利

灣一帶的Balls   Head看當代藝術展。

此地距悉尼市區以北不過幾公里遠，

在左右藍色海灣的包圍中，岸上倔強

地伸展出一片岩石厚重的土地。上世

紀二十年代，這兒曾是煤運集散碼

頭，繁忙盛極一時，運營了七十年後

被遺棄。碼頭年久失修，好像也沒人

去修它，就讓它原樣呈現。破舊殘敗

是美，歲月滄桑是美，到了二十一世

紀，某些歷史遺跡剛好就成了形態特

殊的當代藝術。

走 過 水 邊 的 樹 叢 草 地 ， 看 見 一

個巨大的黑色鐵錨寂寞地躺在那兒，

凋零的樹葉飄落在它四周。鐵錨這個

工業時代的產物、現代社會發展的鐵

證，現如今被擺放在草地上，有了被

觀看的價值。走過草地的人多半會停

下腳步看看它，我就多看了幾眼這個

老古董似的鐵錨，感覺如臨舊戰場憑

吊某個無名英雄。自從碼頭廢棄，少

有靠岸的大船，鐵錨也就成了多餘的

東西，這個帶抓鉤的鐵錨本該跟隨船

只在海上航行，沒曾想草地成了它的

歸宿。

鐵錨作為停船器具被人類發明出

來，自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命運。

與船身相比，鐵錨算是很渺小了，卻

可在船隻靠岸後用來鎖住固定船身，

使之停穩不能漂走。遙想大航海時

代，要發現澳洲、踏上澳洲這塊島嶼

大陸，全靠海上航行。當航海探險家

庫克船長發現澳洲東海岸時，當1788

年英國菲力普船長指揮運載流放犯的

第一艦隊登陸悉尼波坦尼灣時，當一

船一船的歐洲移民跨越大洋抵達澳洲

定居時，當海上運煤運羊毛的貨船蒸

汽船來往停靠碼頭時，鐵錨無疑是起

了巨大作用的。

十 多 年 前 ， 我 曾 來 過 貝 利 灣 這

一帶看風景。當時，廢棄的煤運碼頭

還沒進入我的視線，只是聽說很久以

前這兒曾經是土著部落的聚居地。兩

百多年前，歐洲白人初來乍到悉尼定

居時，非常羨慕海灣周邊的土著人，

驚嘆他們過著靠海吃海的原始貴族生

活。土著人曾在貝利灣這一帶生活了

數千年或數萬年，沒人確切知道，但

可以肯定的是，自歐洲白人登陸殖民

後，土著人便被驅向內陸遠方。

記 得 我 當 時 沿 海 灣 半 島 走 了 一

圈，縱然不見一個土著人，總覺得凡

有人經過的地方都會留下痕跡，更何

況有人住過的地方，多少會留下點什

麼。我在荒寂的叢林中穿行，小路上

的石頭不時打亂我的腳步，有些石頭

好像長了腳一樣，離開了它們的原生

地。石道兩旁，不時可見一些大小不

同的岩刻，有些石頭被人類的手用什

麼東西刻劃過，呈現出土著人曾經用

過的打獵武器以及獵物，比如蜥蜴、

回旋鏢之類的東西。

好 奇 心 讓 我 放 慢 腳 步 ， 睜 大 眼

睛，很快就看見路邊平躺著一塊大岩

石，上面刻著一條巨鯨。巨鯨的外形

由粗獷簡約的線條刻就而成，感覺似

曾相識，像是某種小船。沒人說得清

是什麼年代刻的，且刻它的人也沒留

下姓名。經過大自然風吹日曬雨淋的

侵蝕風化，岩刻巨鯨的輪廓依然清晰

堅定。據我從書本和記錄片中獲知的

澳洲土著的歷史文化，在新南威爾士

州土著部落口耳相傳的故事，提及他

們的創世先祖為了尋找食物，乘皮劃

子渡海來到澳洲大陸，後來在這塊土

地上落腳生根，成為古老大陸的原住
民。

刻在岩石表面的巨鯨，也許是部
落族的圖騰，也許因為天長日久，巨
鯨就成了皮劃子的化身。為了把先祖
的故事世代相傳下去，曾經生活在這

(接上期)例如，在評論張勁帆的《西行》時，錢超英

認為，這篇作品利用“客死異鄉”這樣一個在中國文化傳

統中悲劇意味十足的死亡模式，構造了一個沉痛的反諷，

使立志“西行”的澳華留學生一代人面對他們的選擇究竟

有何意義的質疑。它也表達了他們對自己這一族群命運的

追問：我們是什麼？既然面對一片“拒絕之地”，而傳

統的歸屬感又已在我們身上無情剝落，在異鄉和來源地之

間，我們有什麼可以依憑？這個短篇小說把澳華留學生在

澳洲邊緣性的處境問題尖銳化了——成為他們在澳洲“重

建身份的虛妄性”的尖銳寫照。

又如，當年上海復旦大學郜元寶教授為張勁帆小說集

《初夜》作序時，他這樣認為：
與其說他的小說忠實地記錄了這一代澳華新移民奮

鬥、掙扎、堅持的歷史，不如說更忠實地記錄了這一切的

虛妄和失敗。

郜元寶對張勁帆小說逐一分析，從中找出證據。例

如《西行》，故事中的夢曇，一心要定居澳洲，這已經成

為她的最高理想，她必須始終堅持這個理想，否則生活就

毫無意義。但堅持的結果卻是徹底失敗。她的生命就是為

了那一紙居留許可而誕生，而消耗，而滅亡。《化妝舞

會》中，何致清竭力要透過面具認識愛人的真面目，不達

目的決不甘休，但他終於摘下對方的面具看到真相以後，

失去的東西就永遠回不來了。《朝朝暮暮》中，那對夫妻

在丈夫出國之後，含辛茹苦，堅守愛情的許諾，但兩個人

的感情就在這樣的堅守中一步步走向反面。小說重點揭示

的也是理想的堅守者必然要走向理想的反面的悲劇。《

雲與鳥》中，上海姑娘霽雲一心向往西方社會，終於如願

以償，來到澳洲，但結果到手的幸福終歸虛幻，霽雲的結

局是真正的有家難歸，是徹頭徹尾的大失敗。在《初夜》

中，女主人公白玫從中國到澳洲一路堅守貞操，一次次抵

御了誘惑和強暴，但結果她不僅身心憔悴乃至扭曲，更糟

糕的是，最後還是為了永居權而不得不違背意志，將苦苦

堅守的貞操獻給她一點也不愛的人。郜元寶認為，在《初

夜》中，“貞操”是一個像徵——其實是指所有來到澳洲

之後面臨種種屈辱、磨難與誘惑的中國移民心中的精神支

撐。這篇小說的意義就在於無情地將這些各不相同的心理

支撐的脆弱和虛妄的本質揭示出來，告訴讀者我們其實已

經徹底失敗了。

應該說，這些解讀很深刻，但是，要避免將其誇大、

延伸，以至出現謬誤。其實，如果說張勁帆等人的作品真

實反映了當年他們那一代人的“身份焦慮”，那僅是“當

年”那一個時期的一種真實。“身份焦慮”到非常難受的

程度以澳洲是“美麗的謊言”自我安慰，甚至斥責自己“

移民就是把外鄉看成比家鄉還好的傻瓜”，都是可以理解

的。如果說這些作品反映了他

們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

精神的、感情的、心理的，

乃至生理的“進退兩難”的處

境，反映了這裡邊很多困惑

很多艱辛，我更認為，與其說
是“進退兩難”，不如說是“陣痛”——“身份焦慮”就

是迎接新生前的“陣痛”。“身份焦慮”過後，平心靜氣

一點，就會發現，“拒絕之地”這個比喻只是出於一時悲

傷絕望中的極端化的感覺。“這一切”並非全是“虛妄”

而且“失敗”或者不但“失敗”而且“虛妄”，更不能說

這以後就都是如此這般狀態。

當然，話說回來，所謂“身份”，所謂“漂泊”，如

果從哲學深層意義上看，可以考究“人從哪裡來又向哪裡

去”，可以考究“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上文說了，取得

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就解決問題了嗎？的確並非如此簡

單。這涉及到人類遷徙棲居文明史——或者具體一點，澳

洲移民史——的一個大問題了。這裡我不得不聯想到歐陽

昱評論沈志敏的長篇小說《動感寶藏》時，竟然毫無道理

作出一個讓人難以接受的觀點：“這部小說還是揭示了一

個比較黑暗的真理，即澳大利亞是一個不適合中國人久留

之地。”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歐陽昱的“黑暗的真理”

是否成立？澳大利亞是否是一個“不適合中國人久留之

地”？當然，答案是否定的。

當年，評論家們曾經提出一個所謂“靈魂空白地帶”

的概念，他們同情地痛惜地不斷發出追問：已經拋別故鄉

的中國新移民們究竟在何處可以安頓他們的靈魂？郜元寶

教授評論張勁帆的《初夜》這部作品時，曾慎重其事地提

出：
在澳洲，一個中國移民堅持自己的信念是否可能？

在澳洲，一個中國移民究竟有沒有值得堅持的信念？

在澳洲，一個中國移民堅持自己的信念的價值和意義

是什麼？

在澳洲，如果一個中國移民被證明其實並沒有他或她

值得堅持的信念，結果將怎樣？他或她將被迫過一種毫無

信念的空心生活嗎？這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那他或她

將毫無抵抗地接受本來屬於“他者”的一整套文化（生活

方式和價值體系）嗎？這同樣是否可能、是否合理？

我想，當年澳華留學生他們那一代人，對這些相當

預設性的問題現在都應該已經找到答案了。其實，他們當

年千辛萬苦出國尋求澳洲永居，就是為了追求一個完全值

得堅守的信念——追求自由擺脫專制的信念。居留只是獲

得自由的一個途徑；居留問題的本質是追求自由問題。這

個夢想實現了就不是失敗。事實上，經過了這三十年的磨

練，很多人不僅沒有失敗，而且非常成功，其過程可以六

字形容——掙扎、進取、起飛。今天，澳大利亞是他們的

家園，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在這片幸福美好的土地上

生根結果，作出貢獻，繁衍後代。
（2023年7月7日修訂。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嬗

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一書第一輯，注釋已
刪。）

岩石上的巨鯨 草地上的鐵錨
海曙紅

兒的土著人在天然岩石上刻下了巨

鯨，深深的刻痕滿是力道，刻下的都

是原住民精神上的感受。盡管我並未

親眼見過大海裡的巨鯨，也從未在水

上劃過皮劃子，卻思緒飛揚飛到運河

穿過的故鄉，想起小時候站在河邊石

級上，看水面上搖來搖去的烏蓬船，

好奇它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時空穿越，十餘年後我再次踏

足這片海灣岸地。這次是來觀看廢棄

的碼頭，筒倉、巷道、斗車、鐵錨，

每一樣遺存下來的東西都成了裝置藝

術，本色呈現，無需人為多加雕飾。

時間就是歷史，遺物都有故事。在觀

看廢棄碼頭的藝術展中，我得知在這

片灣地上生活了數千年的土著人，最

終徹底消失於1916年，那會兒正是

澳洲聯邦大力開發建設國家的時期。

看著草地上的鐵錨，我想像假若我

用身上惟一的金屬物件鑰匙圈去敲敲

它，或許它會發出天籟之音，隨清風

傳過整個海灣，如同某艘輪船不期然

地拉響汽笛。

就在這同一片灣岸的土地上，

我十餘年前見過的岩刻巨鯨，在空間

上與這個鐵錨相隔僅數百米。我要穿

過草地，再去看一眼岩石上的巨鯨，

數百米的路似乎走了很長時間。一路

走過，我聽到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腳步

聲，而是鈍器敲擊石頭的聲音、貨船

最近，中共官方擬

修改法律，將“有損中

華民族精神”和“傷害

中華民族感情”的言行

列為可被懲罰的犯罪。人們馬上為中國男足擔

心。中國男足爛到什麼程度，舉國皆知。去年

2月1日，正是虎年農歷新年當天，中國男足以

1：3輸給越南隊，釀成“河內慘案”，這一股

晦氣，確實真夠“有損”，真夠“傷害”的。

如果該法條獲得通過實施，這班人每逢比賽必

定瑟瑟發抖。如果他們以後在“七七事變”或

什麼紀念日的賽事中慘敗給日本，或者在南海

糾紛激烈時輸給了越南或菲律賓或馬來西亞，

那麼請問怎麼辦？是否也該對這幫運動員執法

處以罰金或行政拘留？或者仿照某些獨裁者做

過的，乾脆送去勞教乃至槍斃？

“服裝”也成了話題。今天，政界，包

括黨國領導人，以及商界、學界……等等各行

各業人士在許多場合都穿西裝，打領帶，而不

是穿唐裝、中山裝，有人便問，那是否“有損

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呢？東方

大國穿西裝，好像屬於方向性錯誤吧？也許哪

天你穿個西服上班擠地鐵，隔壁湊過來一個

閑漢，沒由來地就扇你一巴掌，然後罵道：“

狗漢奸！你不知道西方現在正在聯手圍堵我

們嗎？你怎麼還敢穿西服？你傷害了民族感

情！”

這其實已經發生過。去年一度鬧得沸沸揚

揚的和服少女案就是如此。北方某市一位女士

在大街上穿著和服拍照，竟被警察拘留，罪名

正是“有損”與“傷害”，引起輿論大嘩。比

起和服，“比基尼”傷害更大了，聽著就不正

經，看著更有傷風化。警察制服呢，也要禁止

吧？因為現代警察是清末跟殖民國家學習的，

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屈辱史，太負能量了。

而且，“警察”兩字就不能用——原來就

是日語。由此引申，當今中國許多日常用語，

例如人民、共產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

命、民主、世界、科學、經濟、幹部、哲學、

派出所……等等詞語都是由日本引入，國人竟

漠然無知，一直廣泛使用，這算不算“有損”

與“傷害”？人們日常生活，在家中使用的電

燈、電話、手機、電視、電腦、互聯網絡、電

冰箱、冷氣機、洗衣機、抽氣扇、抽濕機……

出門、出差、旅行、運輸依賴的汽車、火車、

地鐵、飛機、輪船、自行車、摩托車等等全部

來自美帝那些西方國家發明的科學技術，這又

算不算“有損”與“傷害”？

確是，如果立法者真的想以“傷害中華民

停靠碼頭的聲音、汽笛聲、波濤聲、

嘆息聲。試想鐵錨和巨鯨，這些曾給

人類帶來希望的東西，這些本該與海

洋息息相關的東西，都留在了這片陸

地上，沒有灰飛煙滅，就足以慶幸。

又見岩石上的巨鯨，深秋的陽

光鋪滿大地，清風撩撥我的思緒。我

想到太陽西落後，月亮會升起來，

透過叢林樹葉，在岩石上灑下銀白色

的光，喚醒石刻的巨鯨，或將它引入

大海。當年曾經對著岩石上的巨鯨

圖騰做儀式講故事的土著人，除了

皮劃子，興許就沒見過更大的船隻，

當水面上出現越來越多的桅帆船蒸汽

船時，會不會和我們當下看星球大戰

科幻小說的感覺差不多呢？我聽見自

己內心的低語：我們因時間和運氣，

乘飛機抵達澳洲這塊神奇而幸運的陸

地。

岩石上的巨鯨、草地上的鐵錨，

腳下這片海灣環繞的岸地，有著如

此厚重的歷史，包容了如此不同的

文化。在時間的空間裡，土著人生活

過的痕跡從未消失，現代工業文明的

遺址棄物猶存，它們都揣著自己的故

事，靜靜地躺在天地之間，等著有靈

魂的人走近。也許它們會接受人類欣

賞的目光和好奇的嘖嘆，而我駐足傾

聽、凝神思量，感受這塊大地的豐厚

與包容，歲月的流逝讓人歸於內心的

平靜。

■《潘多拉手環》和《烏有七
日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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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人人自危，全民互撕
嚴煜煌

隊伍之外”；“一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

記指引的方向”；“一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

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野”。今天，這就是中

華民族的核心精神，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

感情，絕對有損不得，傷害不得。

許多人公然誣蔑這次修改法律，說若然

通過，只會助長極端民族主義、狹隘愛國主

義、低智商民粹主義，只會使到“抹黑論”

、“砸鍋論”、“漢奸論”、“陰謀論”滿

天飛。他們居然發出警告，說什麼這次修改

法律，看似一場鬧劇，實質是非常非常非常

危險的信號，千萬別小看。說我黨當權者

的任性，可能誘發並導致一場全民互撕互毆

互損冤冤相報的毀滅性大災大難！這場大災

難，一旦引發，必是一場鏈式相互出賣靈魂

的核爆級的萬劫不復，每個中國人都將身處

朝不保夕的自危境地，最後變成人人自危。

有點危言聳聽了，不過也道出我黨這次

修改法律的真諦。是的，就是要人人自危，

全民互撕，才好統治。今上要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首先就要在中共國實現——實

現人人自危的命運共同體。

這些人泄露我黨最高機密了，實屬罪大

惡極，定當捉拿嚴辦之！

族感情”這個概念作為定罪標准，便要先行確定

其紅線到底在哪裡。究竟在哪裡？立法者其實也

無法定下。例如，你今天和日本鬧翻，和服成了

問題，但該知道，中國許多名人，如郭沫若、章

太炎、田漢……包括“骨頭是最硬的”魯迅，都

愛穿和服。宋慶齡晚年想穿和服，還委托訪問日

本的廖夢醒去買。秋瑾，她那身和服再加日式髪
髻，成了一個歷史定格。秋瑾是愛國志士，要因

此否定嗎？！又或如果明天又想和日本拉關係，

是否又要贊揚和服了？所以，有人就說，如果中

國人的穿著都要圍繞中共外交指揮棒轉，都要跟

著中共領導人指引的方向，那樣的話，所有人都

會陷入“普遍性違法”的隱憂中，所有人都會發

神經，一種“變形怪”就會出現。

有人規勸道，作為常識，法律具體條款要符

合三個要素：一是清晰性，不能公說公有理，婆

說婆有理；二是具體性，是准確的，可操作的，

違法行為造成的後果必須是真實的；三是一致

性，面對一款法律，執法者和被執法者要有共同

理解的基點。而且，制定法律的原則是：保護公

民權利是目的，懲罰違法犯罪是手段，手段是為

目的服務的。說得更明白些，不能把憲法規定的

公民基本權利，作為執法和打擊對象。他們還擔

心“副作用”。擔心這樣的立法，會引發和助長

中國社會的排外乃至封閉性傾向，會刺激民粹主

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蔓延，會加劇與某些國

家的對立情緒，導致外交上的被動。

根本上，人們問，所謂“中華民族精神”，

所謂“中華民族感情”，如果提高到法律層面，

是由誰確認？是按什麼程序確認？如何清晰、具

體、形而下界定？眾所周知，不同的時空條件、

在社會所處的不同地位，以及年齡、經歷、受教

育程度、職責、性格、性別、宗教信仰等等的差

異，都會造成對精神、感情的不同理解。即使同

意某一個精神、感情中的概念，詮釋也會大不相

同。那麼，誰來訂立法律標凖？是否“有損”？

是否“傷害”？誰來裁決？怎麼裁定？

有人進一步理論，說，按照“有損中華民族

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個表達式，被

傷害的主體實體是中華民族。且不說這裡的“精

神”“感情”該如何定義，按照這個表達式，被

傷害的不是個別人，而是全體中華民族的感情。

那就法律判定而言，怎麼能確定全體中華民族的

感情被某個行為傷害了呢？即便不是全體，而是

多數，法院定罪時就必須確定這個多數，問題是

這個多數該如何證據確鑿地

確定呢？而這就又牽扯到了

該法條所犯的另一個常識

性錯誤——被侵權主體界定

不明。說簡單點，就是“中華民族”不是一個現

實中存在的大活人，它沒辦法自己開口控告到底

是誰傷害了它的感情。那就產生了一個要命的問

題——誰有資格代表這個概念判定它的感情被傷

害了？

…………諸如此類，看來道理十足，雖然其

實也不過是些常識，但可謂苦口婆心了。不過，

在中共當局領導人看來，統統這些，輕說是天真

無知，盡是一堆廢話，怪話，胡話，重說是妄議

中央，居心不良，妄圖造反。

你說誰有資格代表中華民族判定它的感情被

傷害，你難道不知道我黨就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的代表嗎？！這是神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

文規定的。提出這個問題，不就是妄圖傾覆國家

政權嗎？

你說這個“有損”罪、“傷害”罪很難定

義，很難實操，這是你政治立場有問題。好“定

義”也罷，難“定義”也罷，就是我“定義”。

這是黨領導應有之義。在當今中國，黨政軍民

學，東南西北中，黨領導一切，當然也領導法。

說到“中華民族”，不要忘了你是否姓趙；

即使姓趙，也有上下尊卑之分；即使住在趙家，

也許你只是個奴才看家狗而已。此外有千千萬萬

欲當奴才沒當上卻欣然贊同這個“有損”罪“傷

害”罪的芸芸眾生。某人說，“你吃特供時，想

不起和我們是一個族，你住高幹病房時，想不起

和我們是一個族，你把子女弄到長青藤住爾灣豪

宅開法拉利時想不起和我們是一個族。”算說對

了，就是這樣。打江山坐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今上聖旨不是早就公佈於世，說得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了嗎？

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也根本參不透今上習總

的“中國夢”，更有可能是刻意破壞。今天和服

可疑，明天和服美爆，並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懟

美時放映《上甘嶺》，認慫時放《黃河絕戀》，

因應國際形勢變化，絕對正確。而目前，美帝亡

我之心不死，它拉攏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巴

拉特，我黨就要與朝鮮、俄羅斯結盟，就是要

對立，敢於鬥爭。因而要抓漢奸，抓間諜，抓“

行走的五十萬”。內政更是如此。治大國如翻大

餅。從動態清零到全面放開，應陽盡陽應死盡

死，不過一夜之間，這叫收放自如。文革後反對

過個人崇拜，現在國情需要，就要定於一尊，一

錘定音。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每個人務必

做到“三個一分鐘”——“一分鐘都不站在黨的


